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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低着头把跟阿果的事情说完之后，抬起了脑袋。不出我的

所料，李哥坐在那里，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惊讶、奇怪、愤

怒、怀疑？我不知道。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我形容不出来。

不仅是李哥愣了，还没来得及坐下的凶器也愣了。他也跟看外

星人似的看着我。要是换了别人，他肯定上去就是一脚。可我

跟他是兄弟。

不等李哥说话，我的手摸向背后，「刷」的一下就拔出一把刀

子来！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我这个动作，包括拐子和小妖。凶器往前猛

跨一步，大喝道：「西毒，你要干什么！」

我没有说话，朝着自己的大腿就是一刀！

这一刀扎的太猛，鲜血都迸溅了出来，在那瞬间，我感觉不到

疼，只觉得有个坚硬的物体进入了我的身体，心里狠狠的抽了

一下。当我把刀子拔出来的时候，鲜血随后涌出，我才感觉到

了缓缓传来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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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毒，你……」凶器大声喊着，上来就夺我的刀。我抬起头，

冰冷的朝他说了一句：「凶器，你闪开。」

「你这是干什么啊！你……」凶器根本不理会我的话，他只顾着

夺刀。我没有跟他客气，朝着我另一条腿又狠狠的扎了下去！

今春不减前春恨，新酒又添残酒困。两伤叠加，我疼的一个哆

嗦。

凶器一个手按住我的膀子，另一只手就要去抓我手中的刀。我

把刀别在身后，害怕划伤了他的手，接着一把推开了他，然后

把刀举到面前对着李哥说：「李哥，我对不起你，这两刀就算

我对自己的惩罚。你要是有什么不满，你再捅我几刀，我西毒

就跪在这，一动不动。」

李哥没有说话，他就那么严肃的看着我。果然不愧是老大，就

在我刚才拔刀出来时，他坐在椅子上动都没动一下，看那样

子，他根本就不害怕我会拿刀向他捅去。现在我跪在地上，顺

着两条腿流出来的血把我的裤子和膝盖下面的地面全染红了，

像一条红色的小蛇一样向着李哥的方向爬去。

李哥脸色铁青的伸出手，接过了刀。小妖跟拐子二话没说，全

都「扑通」一声跪在了李哥面前。我顿时激动的想哭，他妈的

有这么几个好兄弟，就算死了也不亏了！

李哥捏着刀，忽然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一下把刀子甩了出去。

站起来指着小妖跟拐子骂道：「你们两个他妈的跪在这干什

么，还不快点送他去医院！」



小妖跟拐子立马站了起来，架着我的胳膊就要扶起。我硬生生

的拗着劲不肯起来，看着李哥说：「李哥，我今天只要你一句

痛快话。」

「我当时真是瞎了狗眼，引狼入室！」李哥一脚踢翻了椅子，

转过了身去不看我：「以后记着对阿果好点！赶紧滚！」

「谢谢李哥！谢谢……」我被小妖和拐子搀扶了起来。话没说

完，我就开始哽咽，眼泪哗哗往外流。

「有本事拿刀捅自己，现在还在这哭，你的本事呐！」李哥转

过头又朝拐子和小妖骂了起来：「你们两个傻逼啦，赶紧送他

去医院啊，想看着他流血流死啊！」

小妖开车，拐子脱下衣服按在我的伤口上，我看到他急得满脸

通红。可是我一点也不着急，我心里觉得好轻松，从来没有这

般轻松过，一阵一阵的虚脱。我软绵绵的靠在拐子的身上，

说：「拐子，我成功了，谢谢你，兄弟……」

拐子却没有搭理我，而是一个劲的朝小妖喊：「开快点！」

事后拐子告诉我，当时我的脸色像纸一样苍白。

被送到医院之后，我已经记不清发生了什么了，意识一片模

糊，出现了失血过多濒临昏迷的前兆症状。

右腿伤的一般，并无大碍，但左腿那一刀扎的太深了，划破了

动脉血管，造成了失血过多。于是，我在医院里接受了平生第

一次的输血治疗。看着那一滴一滴的红色液体流进我的体内，



我终于心满意足的睡了过去，仿佛这个世界上从此以后再也没

有忧愁。

我醒来的时候，看到阿果坐在病床边上，没有画烟熏妆，眼睛

红红的，像是刚哭过。她看到我醒来，急忙扶住我的肩膀说：

「刚给你腿上缝了线，别乱动。」

「阿果。」我看到她坐在身边，心里说不出来的踏实。一张

口，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哑了：「阿果，以后咱们就能在一块儿

了。」

阿果握着我的手，眼泪「啪嗒啪嗒」滴在了床上，她哽咽着

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呢，你傻啊。」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我说。这也是我的心里话。

阿果一下抱住我，趴在我的肩膀上「呜呜」哭了起来，那温热

的泪水又一次浸透了我的肩膀，暖的我心头发烫。一旁的小妖

和拐子见状，对我竖了一下大拇指，偷偷的溜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李哥也来病房了。阿果看到李哥进来，抹了抹脸

站了起来叫了声「李哥」，那表情还有些尴尬。

李哥倒是没什么，落落大方的摆了摆手，说：「阿果，西毒这

就交给你了，这几天伺候好他，可别落下什么病根。医生说他

的腿没什么大碍，就是失血过多，你多给他弄点补血的东西吃

一吃。」

「李哥，我……劳你费心了。」我想了半天就憋出了这么一句。



「妈的敢抢我的妞，等你出院了好好给我干活！西毒我告诉

你，你以后要是再给我弄这档子自残的事我饶不了你，下次你

再当着我的面拿刀子我先戳你几个透明窟窿！」李哥指着我骂

道。

虽然挨了骂，我却高兴的咧嘴笑了起来。直到现在，李哥也是

我少数极为佩服的人物之一。他能够在龙蛇混杂的天津卫站得

住脚跟绝对不是凭运气，他的胸襟，他的气量，还有他对兄弟

们的态度都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我住院的几天里，阿果一直陪着我，晚上也在。原来跟她说

句话都是奢侈，现在却能够朝夕相对，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

在我住院期间，王辉过来看过我一次，不过他上午回去之后，

下午又过来了一趟，还带着杨蒙。

原来这小子嘴贱，在路上碰到杨蒙，无意中把我住院的事说了

出来。杨蒙死活闹着要过来看看我。进来之后，她第一眼看到

的就是阿果，愣了一下。这次杨蒙挺好，表现的大大方方，就

真的像是我一个关系比较不错的同学老乡。可是她的脸色，却

偶尔泛出一丝不自然来。

杨蒙跟王辉走了以后，阿果靠在我身边，有些撒娇的问：「那

是谁啊？」

我一把搂住了她的蛮腰，笑道：「有了你，什么都是浮云。」

「坏蛋。」阿果靠着我的耳朵出气，让我浑身发痒，「等你出

院了，开自行车带我逛滨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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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出院的前夕，学校班长小齐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当然他

并不是问候我病情的，因为他并不知道我的情况。他打电话，

是为了告诉我一个十分操蛋的事情。

2

班长小齐告诉我，在统计最后学分的时候，发现我有一门马克

思经济学的课程没有及格，这门缺失的学分将导致我不能毕

业。我大骇道，不是还有重修吗？小齐非常惋惜的告诉我，没

法重修，因为这个学期没有开这门课，只能等下个学期了。所

以……小齐沉吟了一下告诉我：「今年肯定是没戏了，你要再上

一个大五。」

哦，大五。这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头衔，今天终于光荣的落到

了我的头上。我好像步着为数不多的前人的足迹，被挂到了旗

杆上接受众多学弟学妹的瞻仰。马克思，一切皆因你而起。

放下手机，我回想了一下，考马克思经济学的那个时候，正是

李哥生意最忙的时候，应该是他把我这茬给忘了。现在怎么

办？让李哥帮我摆平这件事？想想还是算了吧，阿果的事刚过

去，我不想再求他。

得，大五就大五吧，就当哥们又深造了一年。

十来天之后，我拆了线。伤口恢复的很好，但仍未消肿。现在

摸摸缝合的地方，还能感觉到硬硬的肿块，那是在伤口恢复

期，肌肉纤维生长过快导致的。



拆线的那天晚上，我叫上拐子，凶器，小妖他们三个，带着阿

果，在基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几乎喝了一个通宵的酒。那是我

有生以来，喝酒喝的最开心的一次，真是千杯不醉。白酒啤酒

掺着喝，一杯一杯的下肚，心里全是喜悦。

阿果喜欢抽烟，我没有让她戒烟，我并不想让她为我改变什

么。在我住院的那几天，她为了照顾我，就一根烟都没有抽

过。我喜欢看她抽烟的样子，尤其是她叼着香烟，给我们几个

倒酒，那真是迷死人了。

「阿果，不不，果姐……」舌头喝大了的小妖冲阿果说：「以前

叫你……嫂子，现在要……叫你……弟妹了。」

阿果淡淡一笑，并不答话。她没有再化烟熏妆，那小脸越发显

得清秀精致，让我忍不住捏了一把。

「西毒，兄弟，这一杯我要敬你。我算是服了，你比哥哥我要

狠。」凶器当兵下来的，酒量出奇的好，就属他越喝越清醒。

他端着杯子说：「我当年也只是拿着军刺捅别人的大腿，你小

子他妈的拿刀子捅自己的大腿。当哥的，我没话说，就是服！

我先干了！」

凶器说完，一饮而尽。我也不含糊，端起酒杯就干了个底朝

天。阿果一甩手，优雅的把烟头弹了出去，给我俩把酒满上。

她那利落的动作看的我心里直发痒，非要灌她一杯不可。阿果

也不推辞，拿起我的杯子一饮而尽，引的小妖拍手叫好。拐子

则在一边撑着个脑袋，眼神迷茫的看着这一切。这里面他酒量

是最差的，坐在那里纯属死撑。



那个小饭馆，那个夜晚。店老板都去后面睡觉了，就剩下我们

五个人在尽情的嬉闹。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个晚上，那是我们

兄弟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喝酒。

七月初，毕业生离校。我去火车站送同学，小齐，老朱，林

子，还有杨蒙……临上火车的时候，班长小齐拍着我的肩膀，语

重心长的说：「欧阳，你现在已经是大五了，好好干，别给咱

兄弟丢人啊。」我颇为无奈的点点头：「那是，那是。」

送老朱的时候，这家伙抱着我哭了。虽然跟他们在一起住宿舍

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他们却在这个城市流连了四年。

四年，青春的岁月中有多少个四年可以挥霍。老朱不是为了离

开我而哭泣，也不是为了离开这座城市而哭泣，他是为了离开

这一段青春的回忆而哭泣。

走吧，老朱。我轻拍着他的肩膀说。走吧。我永远的下铺。

送杨蒙走的时候，王辉也来了，这两个家伙在我看来，根本就

是死党，结成了对付我的统一战线。在快要上车的时候，杨蒙

回头，拉着我的衣服说：「欧阳，我要走了，我想问你最后一

个问题。」

「问吧。」我说。

杨蒙很认真的看着我：「你告诉我，这四年里，你到底一直都

在做什么？」

「不是都告诉你了吗，我一直在帮着亲戚家里养猪。」我也很

认真的回答。



「哇……」杨蒙立刻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向火车上跑去，我听

到了她飘过来的最后一句话：「你到最后都不跟我说实话……」

说什么实话？唉……那种事情不是你应该知道的。我倒真是希望

我在帮亲戚家里养猪。

杨蒙的火车开走了。我一回头，王辉这小子站在旁边，眼圈都

红了。我好奇的问：「你多愁善感个什么劲？」

我这一问不当紧，王辉的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了。他朝我

胸口上就是一拳：「你这个没心没肺的东西。」

没心没肺？是啊，相比四年前，我确实是没心没肺了。当时我

刚进学校的时候，老朱还说我脸上挂着「农村红」呢，那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年？但这四年下来，我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

人？我的拳头上，蘸了多少人的血。我的腿，又让多少人在拳

台上残废。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环顾站台，送行的都

已经离去，空空荡荡。走了，都走了，只剩下我，在这里读一

个传说中的大五。

我继续我的生活，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我基本徘徊在拳赛的残

酷和阿果的温存之间。时间走到了我「大五」的寒假，却发生

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当时春运过于紧张，我怎么也买不到过年

回家的车票。

眼看着年根逼近，我却是一筹莫展，春运当头，一票难求。阿

果对我说：「别想着买票了。我开车跟你一起回去过年。」

「你跟我回去？」我有些惊讶，「你过年不回贵州吗？」



「我回去有的是时间，你就别管我了。」阿果行事相当利索，

直接拎起包对我说：「走，回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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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果开车，带着我回到了家乡。我一再顾忌，但没好意思说出

口——阿果看出了我的担心，她说：「放心，我在你家是不会

抽烟的。」

哦，这样就好多了。我一颗心放进了肚子里。

到了家里，父母一看我带了个女朋友回来，惊讶的都不会说话

了。也怪我，临行匆忙，没有来得及跟他们说一声。

我很尴尬的介绍：「这是阿果，我……同学。今年过年，呃，在

咱家过……」

母亲又惊又喜，急忙拉着阿果的手坐下，问这问那。可是沟通

有问题，我母亲是本地人，没出过远门，不会说普通话。我还

得当翻译。

父亲还好，当年跑过许多地方，普通话也会略讲一些。他听说

阿果家里是贵州的，便说道：「贵州好啊，不错的，当年我跑

长途的时候到过安顺的黄果树瀑布。」

「是吗。」阿果高兴的说：「我家就是安顺的。」

我母亲问我们怎么回来的，我说开车。母亲惊愕的问，你都已

经买车了？你不是连开车都不会吗？我忙说不是，是阿果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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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我回来的。她有一辆车。我母亲十分赞许的看着阿果，说：

「这闺女真有出息。」

接着又跟上了一句：「配你都白瞎了。」

阿果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那种堕落的颓废感在我父母面前荡

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朴素勤快的山村姑娘的形象，帮着

我母亲做饭，扫地，打扫卫生……让我颇感意外。

「这闺女真好。」我母亲看着在厨房剁饺子馅的阿果，由衷的

感叹道。

「嗯，是挺好的。」我附和着说。

「阿果今年几年级了？」我妈问道。

「哦……她已经毕业了，留在天津工作。」我想了一下。

我妈一听这话，敲着我的脑门说：「为啥人家都毕业了，你就

要偏偏再上一个大五呢？你说你丢不丢人，丢不丢人？」

「我那不是一时疏忽嘛！」我急忙往后退去，揉着被敲的生疼

的脑壳。

「哎……」我妈如释重负的叹了一口气，说：「其实看到你们都

慢慢安定了，我心里也就放心了。前一段时间你表姐也回来

了，不过没等过年就走了。她说她的那个唱歌组合叫什么机器

来着？」



「梦机器。」我赶紧说道。原来在 KTV 还唱过她的歌，把小妖

他们给震了一把。

「对，对，梦机器，这名字起的还真是洋气。她说她的那个梦

机器跟一个什么公司签约了，以后就能靠唱歌赚钱了。我跟你

大姑听了都挺高兴，你表姐她也算熬出来了！」

「签约了？」我高兴道：「表姐混了这么多年，终于混出个名

堂了。」

我妈忽然想起来了什么：「对了，你凑空去看一下你郭教练

吧，你原来逢年过节还去来着，这自从上了大学就再也没有去

过。」

「哪个郭教练？」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体委的那个，教你散打的郭教练啊！你这是什么脑子！」我

妈嗔怒道。

「哦，哦……」我想起来了。体委的郭教练，我没上大学之前是

一直在他那断断续续的练散打呢。幸亏我妈提醒，要不然真就

把这位授业恩师给忘了。

「你凑空去看看他，过年总得走个人情不是，多掂点东西。前

几天我在路上碰到他，他的小儿子都快满月了，你别忘了给他

包个红包。」

第二天，我就带着阿果去看了郭教练。郭教练不到四十，今年

又添了一个二小，看到我来十分的高兴，接过我手里的东西



说：「乾子，来就来了呗，还拿那么多东西干嘛。你还能记着

我这个教练我就很高兴啦！」

「呵呵，郭教练哪的话，在外面上学一直挺忙的，前两年就想

过来看你来着，可就是被好多事耽误了。」我面不改色的违心

说道，接着从兜里掏出红包：「这是给小孩满月的。」

「哈哈，那我就不客气啦。」郭教练习武之人，落落大方，接

了我的红包，转身对师娘说：「今天炒几个好菜，打电话把顺

子也叫来，我要跟乾子喝一杯。」

顺子也是以前郭教练的徒弟，跟着他的时间最长，算起来是我

的大师兄。掐指算算，也有四五年没见了。郭教练开玩笑的

说：「乾子，你女朋友长的可是漂亮啊。小心点，别被人家给

抢走喽。」

我也乐呵呵的笑了起来：「公平竞争，不搞垄断。」阿果则是

大方的微微一笑，看来她对这种夸奖之词已经是司空见惯。

大师兄顺子也来了，我们几个就在郭教练家里喝了起来。喝到

兴处，顺子捏着我的胳膊说：「师弟，你这几年的身板又见精

壮了啊，一直没放下训练吧。」

「嗯，在那边也一直练着呢。」我说，「教练原来教过咱们的

嘛，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郭教练听了乐呵呵

的笑了起来。

我说：「师兄，你这身板也是不减当年啊，也一直练着的

吧。」



「半练半教，在外面一个散打俱乐部当教练，这也是过年刚回

来。」顺子呵呵一笑，「咋地，让师兄检验检验你这几年的训

练成果？」

我当时也是喝到了兴头上，高兴的说：「好啊。原来你就老欺

负我，我早就想报仇了。」

「打归打，就是试试手，都给我注意点，大过年的伤着可不

好。」郭教练喝的满面红光的说道。

就在教练家的客厅里，我跟顺子交起手来。虽然速度很快，但

我们两个都有数，轻拿轻放，只比招式，不比力量。

顺子还是典型的散打站架，重心来回移动的比较轻快，可见这

几年他确实没有放下过训练，否则身体的掌握不会这么娴熟。

我架起双拳，仔细的观察着顺子的动作，脑子里回忆着以前顺

子惯用的招式。

我小小的移动着步伐，慢慢贴近他，我在给他制造距离。果

然，就在我移动到适当距离的时候，顺子一个前腿侧踹踢了过

来，直奔我的小腹。对于这个腿法的预动，我真是太熟悉不过

了。我双手一架，就抓住了顺子踹过来的腿，然后朝他的膝盖

就是象征性的两个顶膝。接着放下他的腿，我一记抡扫踢了过

去，顺子一歪头躲开了，连着一记后手直拳反击了过来。

我没有防御，也没有躲闪，而是贴着他拳头靠了上去，顺势一

个转身，打了一记反身肘。这一招 180 度反身肘速度并不快，

但是在绝对近身的距离下，顺子还是没有能够防住，不偏不倚

的砸在了鼻子上。



顺子立刻用手捂着鼻子往后退了两步，我赶紧上前扶住他：

「师兄，没事吧？」

「没事，没事……」顺子含混不清的说。话虽如此，他的眼睛开

始发红，控制不住的流泪。鼻子被打中了都这样。想来他一直

在外面做教练，肯定没有我处在生死线上锻炼的狠。

「乾子，你用的这不是散打？」郭教练站了起来说。我转头一

看，他的脸色变得好严肃。

「我……这是散打啊……」我看到了郭教练的脸色，心里有些忐

忑。

「你这是很明显的泰拳风格，还以为教练看不出来？本来练的

是散打，你怎么又改成泰拳了？」郭教练的口气很严厉，师母

在一边直拽他的衣服。

「我就是把技术改进了一下，其实都差不多……」我话还没说

完，郭教练就生气的道：「散打技术还需要你来改进？那么多

的专家和运动员是干什么的，难道有缺点就等着你来发现

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教练你听我说……」我正想争辩几句，可是

教练根本就不给我争辩的余地：「你好好练散打，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会出成果的。不要觉得这个好，那个好，这也学点那

也学点，到最后弄的不伦不类，什么都练不好，只是浪费时

间。」

「郭教练，我真不是那个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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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教练又叹了一口气，语气稍微缓和了点：「乾子，教练也是

为你好，你们是我带的几个比较不错的学生了。不要老想着别

人的技术好，先把我们手里的东西练透了再说。邯郸学步的成

语你知道吧，什么都学，结果连自己怎么走路都忘记了。不是

我说你，教练是不想看着你走弯路啊。」

「行了，行了，教练，师弟，大家都别说了，喝酒，喝酒，这

菜都凉了。」顺子见状，赶紧从中间打圆场。

从郭教练家里出来，我的心情闷闷不乐。阿果看着我，扑哧一

声笑了：「你看看你，不至于吧……对了，这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吗，带我去逛逛吧。」

我想了一下：「去趟黄河大桥吧，我想看看黄河了。」

阿果开车，带我去了黄河大桥。外面的风刺骨的寒，我就坐在

车里看着黄河，一时间百感交集。

「怎么了，还在为你教练的事窝火呢？」阿果靠着我说。

「没什么。」我摇了摇头，「我知道郭教练从小练散打，又是

从体工队退役下来的，他的老思想是改不了了。可是……固步自

封，盲目排外，中国武术怎么才能进步啊。」

「哎呦，你的境界还挺高呢。」阿果故作吃惊。

「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一本正经。

「哈哈……」阿果被我逗笑了，过了一会儿她忽然紧紧的抱住了

我，说：「我不想着什么天下兴亡，我只想跟我爱的人永远在



一起。」

这一句话把我所有的不满和愤懑都融化了，我顷刻间变得毫无

脾气。在阿果的怀抱中，我闭上眼睛，听着外面呼呼的北风也

觉得那么柔软。

「欧阳，以后别再打拳了，退出吧。跟我过普通的日子，不好

吗？」阿果在我的耳边轻轻说道。

「我也有想过……可是，我觉得我的目标还没实现，我还想变得

更强一些，然后再赚多一些的钱。」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在那个圈子里，是没有人能实现自己的

目标的。想想大虎，想想阿强，我不想到最后你跟他们一

样。」阿果紧紧的抱着我。

「阿果，你也太悲观了吧。话不能这么绝对，乃昆不就是实现

了自己的目标，赚够了钱回到泰国去了吗？我要向他学习，以

后我们的生活也会很幸福的。」我拍着阿果的肩膀安慰道。

阿果忽然不说话了。良久之后，她才伏在我肩头低低的说：

「欧阳，你真的以为乃昆是回泰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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